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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俪情

妻子的歌声
□郑立华

陪父亲看病
□刘红春

濠滨晨练 张洪华

骨肉情

争着陪母亲
□陆琴华

古稀之年的父亲患糖尿病已4年，
遵循医嘱，每隔两年我都会陪父亲去医
院进行一次住院检查。因为做好住院一
星期的打算，父亲准备了一个行李箱，装
满日常生活用品。一路上，父亲谢绝我
的帮助，坚持自己提着行李箱。

门诊医生开了住院单，我去办理入
院缴费手续。为配合做检查，父亲一直
空腹。为此，我担心缴费时间过长，就让
他去内分泌科护士站休息等我。两年前
父亲在这里住过10天的院，对医院的环
境都很熟悉，让他一个人待在护士站，我
还是比较放心的。10分钟之后，缴费手
续办妥，我匆匆乘电梯去16楼。来到护
士站，没看见父亲，医生办公室也不在，
又找了几个地方，都没看见父亲的身
影。我有些着急了，赶忙拨打手机，父亲
的电话无法接通！我的手颤抖起来，脑
门上冒出了汗珠。又打，还是不通。会
去哪里呢？我是看着父亲进电梯的，不
可能10多分钟过去了还没到病房。这
么大的医院，该去哪里找啊？父亲没吃
早餐，随时会发生低血糖，会晕倒，会有
很多危险……我不敢想下去，无头苍蝇
似的在16楼乱窜。

跑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找着，我只好
不停地拨打父亲的手机。还好，这回通
了，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春，你在哪
里啊，我在护士站等你好久了。”“护士
站？我就在护士站啊，没看见你，你在哪
个护士站？”接通电话，我悬着的心放下
来。“内分泌科护士站。”父亲很肯定地回
答。怎么可能？住院部就一个内分泌
科，科室也只有一个护士站，我确信是父

亲走错了地方。
“爸，你问问旁边的护士，让她告诉

你是在哪个科室，我好过来找你。”电话
那边传来了护士的声音：“这里是神经内
科，老人家，你要找的内分泌科在楼上。”
挂断电话，我飞快地朝楼下跑去。看着
父亲提着行李箱从神经内科走过来，我
有些生气，“爸，你前年才到这里住过院，
怎么就不记得了？我都急死了。”“我也
不知道啊，出了电梯，看见‘护士站’几个
字就进来，哪里知道错了楼层。”父亲不
好意思地为自己辩解。

一时间，我心里难过极了，父亲怎么
这样了？退休前的父亲，从事的是财务
工作，耐心细致是他最大的优点，经过他
手的大大小小账目成百上千，从未出过
差错，今天怎么就把15楼当成16楼？
父亲以前出过国，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没
有迷路，如今到熟悉的地方却走错路，看
来父亲真的老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眼前的父亲，他的
背有些佝偻，身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
不再挺拔，头发白了，满脸皱纹。糖尿病
的缘故，他的体形消瘦许多，行李箱在他
手中显得有些沉重。

为防止父亲再次走失，我要求他坐
在护士站等我，不要四处走动。这一回，
父亲很听话，乖乖地坐在长椅上安静地
等着我。直到我把复杂的入院手续办
好，父亲才缓缓地站起身，冲我笑了笑，
小心地问道：“都办好了？可以走了？”那
样子像个听话的孩子。

父亲老了，变得听话，他的听话，让
我心酸。

我家时常有歌声传出门外，在楼道
里回荡，以至于上楼下楼有人会对我说，
你老婆的歌声蛮好听的。是啊！妻子没
什么爱好，不搓麻将不打牌，平时就是喜
欢哼哼歌唱唱戏。说起来，我有责任，我
是她老公，没有陪她去参加一些娱乐活
动，让她觉得我有些死板和单调。每当
这个时候，我知道她又要用歌声来表达
自己渐渐舒展开的情绪了。

妻子的歌声，不带任何修饰，几乎分
不出高音和低音，但她总是感觉良好，唱
了这首唱那首。记得几年前她曾鼓动我
跟她一起唱《两只蝴蝶》，还说我们就是
那对翩翩起舞的“蝴蝶”。洗衣、做饭她
会唱，上楼、下楼，她也唱。有一次她一
个人在家，一边做家务，一边哼唱，唱着
唱着，竟忘了炉子上还烧着开水。待去
查看时，结果壶里只剩下壶底一丁点水，
她说要是再晚一点，这水壶恐怕要变成
那黑脸包公了。

妻子的歌声，是随意吟唱。毕竟不
是歌唱家，没有经过专业学习，所以有时
候轻一句重一句的，甚至还缺词少句，不
连贯。但这并不妨碍她乐此不疲，想唱
就唱的勇气。她说她不能跟那些歌唱家
比，她是来消遣的，所以她完全是即兴发

挥。她唱《我的祖国》，她唱《天上掉下个
林妹妹》，两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旋律，
她照样可以唱出两种不同的韵味来。

妻子的歌声，是性格展示。记得她
曾跟我说她从小就开朗活泼，喜欢唱
歌。不过那个年代主要是唱唱样板戏和
革命歌曲。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了，我们的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后
来，生性活泼的她在我们婚后不久买来
的收录机上做起了文章。每天下班后用
借来的音乐盒带不断播放自己喜欢的
歌，还用本子记下歌词，然后跟着音乐曲
调，竟然学会了不少流行歌曲。以至于
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新歌她学学就会，
一些老歌她想唱就唱。这么多年来，我从
妻子的歌声中，听出了她对生活的不厌其
烦地表达，对人生的积极向上的态度。

如今外孙女上幼儿园了，她从老师
那里学到了不少儿童歌曲。那天，在饭
桌上，听到外孙女唱起好听的儿歌，妻子
更是有了兴致，她说今后有外孙女陪她
一起唱歌，生活更有活力了。我一边附
和着一边说，这下我们家要热闹了。我
想，之前是妻子的歌声在家中回荡，今天
再加上外孙女的歌声嘹亮响起，而且是
一首比一首动听，一首比一首真挚……

这里的母亲，不是生我养我的母
亲，而是岳母。

2020年春节第二天，妻子二弟给
他大姐，也就是我的妻子打电话:“大
姐，妈妈的病又犯了。”岳母85岁了，心
脏不好，胸口一疼就得到我家附近的
县医院住院治疗，一住就是10多天。

二弟是养殖专业户，先是养猪，后
是养鸡，这几年又开始养兔子了。一
天到晚，一年到头跟陀螺似的忙个不
停。那天，二弟把岳母一送到县医院，
妻子赶紧对他说:“你赶紧回去吧。”二
弟说:“我回去做什么？”二弟说他养的
几百只兔子春节之前就都处理了。妻
子对二弟说:“医院就在我家前面，照
顾住院的妈妈我包了。”

妻子兄弟姐妹7人，二弟前脚离
开医院，后脚妻子的三弟就来了。三
弟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还没
有结婚，女儿去年到南京师范大学泰
州学院就读，平时三弟又是挣钱给儿
子还房贷，又是挣钱给女儿交学费，一
年到头穿梭于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有
一年，三弟在内蒙古一家工地上，路途
遥远，回来一趟不容易，家里有些不严
重的事，妻子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尽可
能都瞒着，不让三弟知道。过年了，三
弟闲着了，自然该照顾一下住院的岳
母了。可是妻子满脸惊讶，对三弟说:

“你来干什么？”三弟说:“我来照顾妈
妈。”妻子说:“得了吧。你看看，城里
城外，到处都在新冠疫情防控，你还是
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吧。”妻子在医院
照顾岳母，出出进进，不仅要戴口罩、
量体温，还专门办了一张进出医院的
通行证，也就是病人家属只能一人拥
有上医院的通行证。

岳母住院期间，妻子其他几个兄
弟姐妹动不动要来医院探望岳母，守
在岳母身旁的妻子就跟他们几个兄弟

姐妹视频，妻子说:“你看，妈妈脸色多
好呀！妈妈精神多好呀！”那几个兄弟
姐妹看到视频里的岳母就一个个放心
了，也就打消了来县医院看望母亲的
想法。

岳母住院第四天，妻子的手机响
了，原来是身在千里之外的妻子的大
哥打来的。大哥原来是地方一家企业
职工，后来企业倒闭了，大哥一时没有
着落，就跟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到工地搬过砖，到市场卖过青菜，甚至
拾过荒，后来凭借自个儿当初在厂里
拥有的技术在南方一家企业站稳了脚
跟，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处房产。等到
儿子结婚了，女儿出嫁了，60多岁的大
哥该享享清福了，大嫂偏偏又患病，一
年到头，药不停，针不断，大哥也就成了
大嫂名副其实的家庭护工。大哥在电
话里对妻子说:“他大姑，你先照看一下
妈妈，我这就买车票回去。”那个时候大
嫂刚刚透完析。大哥说:“妈妈住院了，
我不回来怎么能行啊？”

自从我辞去原单位工作，来到民办
学校任教，家务活都落到妻子一人身
上，妻子也就很少到娘家去，最多逢年
过节身上装点钱来娘家看看，有时岳
母做好的饭来不及吃，妻子就又匆匆
回城。这回大哥还是坚持要回来照顾
岳母。妻子急了，对大哥说：“虽然妈妈
心脏不好，住院是件不幸的事，可也为
我提供了一个陪陪妈妈的机会。”妻子
对大哥说，“要不是妈妈住院，我能有
机会跟妈妈面对面聊天吗？我能有机
会跟妈妈一间屋里睡觉吗？”岳母住院
期间，妻子把医院提供的折叠椅当作
床，紧挨着岳母的病床，不要说岳母咳
嗽一声妻子都知道，就是岳母的心脏
跳动妻子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得到。

妻子这么一说，在电话那头的大
哥说：“他大姑，我听你的。”竟然哭了。


